《潘阆考》补正
沈如泉
摘要：潘阆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词人，然其生平事迹淹没不彰，史料所载，时相矛盾。近年著名学者王兆鹏先生尝撰《潘阆考》一文，对潘阆生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索，将其人行履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产生较大影响。不过，该文在论述潘阆先世居扬州、潘阆与卢多逊案、潘阆晚年定居钱塘等问题时所引用的史料和得出的结论还值得斟酌商榷，潘阆生平中若干重要行迹还有补充余地。通过对相关史料重加检核，可以发现潘阆先世居钱塘的说法证据不足；潘阆既不曾卷入卢多逊案，也不是因为此案牵连才避难钱塘；潘阆遇赦后曾以助教羁置信州数年，后改滁州参军，再移泗州参军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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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阆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词人，但生平事迹长期淹没不彰，今幸赖王兆鹏先生钩沉载籍，撰成《潘阆考》
一文，这才使其人行履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就潘阆生平研究而言，王先生此文筚路蓝缕，可谓功莫大焉。不过，流传至今的各种有关潘阆的历史文献之间龃龉不合之处甚多，其间真伪杂陈，去取颇为不易。笔者对《潘阆考》一文中引以为证的部分史料存有不同看法，对作者因此而得出的一些结论也不敢苟同，故撰文献疑，期有补正。
一、“潘阆先世居扬州”的说法是以讹传讹
《潘阆考》一文在考证潘阆籍贯时曾依据文莹《湘山野录》中的相关记载提出潘阆先世曾居扬州的观点。《湘山野录》云：“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涘。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
由于文中明言“潘先世卜居于彼”，所以在《潘阆考》一文中，作者顺理成章认为“这段话透露出潘阆的先世曾居扬州，所以陈振孙说他是扬州人。”
但是仔细品读文莹原文，其所云“潘先世卜居于彼”与“迎谒江涘”之间文意颇不相属，如果说潘阆本人先曾卜居维扬，所以能在江边迎候柳开倒比较合理。北宋上官融《友会谈丛》中对此事也有记载，原文为：“柳如京开与处诸藩潘阆为莫逆交，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阳。潘先卜居在彼，迎谒河涘。时正炎酷，柳云：‘可偕往传舍，就清凉宵话也。’洎到传舍，止于厅事。”
此文正作“潘先卜居在彼”，“先”下并无“世”字，且二人相见地点也不在“维扬”，而在“睢阳”。《友会谈丛》前有上官融天圣五年（1027）七月所做序文，书当成于此前；而文莹书则撰于熙宁中，其成书在《友会谈丛》之后，故《湘山野录》此条文字或系节钞《友会谈丛》文而成。上官融原文记事清楚，而文莹则于“潘先卜居在彼”之“先”下增一“世”字，致使文理不通，显系衍文。
再说二人相见的地点，到底“维扬”与“睢阳”哪个说法更可靠。据祝尚书《柳开年谱》考证，柳开于端拱二年（988）五月由知宁边军诏替归京，及京，出知全州
，全州地在今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上官融载柳开出京与潘阆相见“时正炎酷”，与史合。相见地点上官融记载为“睢阳”，当时为应天府治所，地在今河南商丘，位于京师以南不远。柳开若沿汴河南下赴任，当过睢阳，但不太可能一直向东南走到 “维扬”，即今江苏扬州，那样的话，行程未免太迂曲。
今传文莹《湘山野录》的记载既不准确，则凡引该书以证潘阆为广陵人或江都人的说法自然均是以讹传讹。
二、潘阆不曾卷入秦王案
《潘阆考》一文认为潘阆“太平兴国七年，因卷入宫廷斗争而遭缉捕，后脱逃。”
作者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文莹《湘山野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及龚明之《中吴纪闻》等。诸书所云不尽相同，作者在文中也考证了沈、龚二人文中记录的许洞赠潘阆诗内容与潘阆当时年纪不符、文莹记载中所谓“秦帅”曹彬曾荐潘阆为四门助教一说的荒谬，甚至留意到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疑以传疑的态度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明言“小说中谓阆坐卢多逊党尝追捕，非也”一语，但是所得结论仍然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能够大致确定的是，潘阆因卷入秦王赵廷美的宫廷血案，曾遭缉捕，后逃脱。至于逃往何处藏身，难以考实。”
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暴卒，其弟赵光义以阴谋手段即位，是为太宗。太宗登基后和急于复相的赵普均欲除去政治威胁，遂兴秦王廷美案。此案结局，《潘阆考》中有如下简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朝臣七十余人奏卢多逊欲立秦王为帝，廷美与宰相卢多逊等有‘大逆不道’之罪，卢多逊被流放崖州，藉没家产；其党或被流放，或被斩首（中书吏赵白、秦王府吏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被斩于都门外）；秦王被贬房州安置，不久就死于贬所。”
可见太宗等对涉案人员下手很重，必欲除之而后快。潘阆若坐此案而逃，自应远遁他乡，隐姓埋名，以图自保才是。可根据当时与其有交往的王禹偁文章所记，我们发现自太平兴国八年（983），也即秦王案发后次年起，直至雍熙年间，潘阆并未销声匿迹，他在吴越一带一面携徒卖药，一面遍访士绅，以诗邀誉，动静是很大的。
王禹偁《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云：“神童刘生……七岁孤藐，游于山阴，诗人潘阆见而奇之，乃引之以语，教之以诗。……潘生许以并行，诲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岁，成三百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让。生又长于联句，敏而能精，若虚谷之应声，洪钟之待扣也。矧余杭、会稽号为大郡，督转输领郡县者，多朝之名臣矣。至于儒素之士，缁黄之流，往往有秀民焉。或召生以升堂，或随生以求友，出句度以试之，穷奇险以难之。生意同预谋，语如夙昔，应声而答，旁若无人。疑孟东野、贾阆仙之徒变其精灵潜于左右，更传互授，以助其言。不然，又安得敏捷清新之若是邪？某闻之未甚信。一日，潘生与之偕行，惠然肯顾。因解榻以延之，唱诗以验之，然后知其神矣。……以刘生之天才，过潘生之善诱，成此神异，不其然乎？其诗集曰《佩觹》，吴县尹罗君为之序矣。时贤联句凡数百言，若无甄收，且恐沦坠。序以冠之，列之于右。”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载：“刘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礼选。”
端拱二年（989）刘少逸十三岁,则刘当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其七岁当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岁时当为雍熙四年（987）。据此，潘阆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已在山阴，在这里他将孤儿刘少逸收养，授以诗法，招为侄婿。据王禹偁言，潘阆在雍熙四年（987）拜见他之前，已携刘少逸与余杭、会稽一带的官员、儒生、僧道之流联句达数百言。潘阆活动如此公开而频繁，这哪里像是一名逃犯所为呢？
此外，王禹偁《潘阆咏潮图赞并序》又云：“（潘阆）言念吴越，跨江而来钱塘、会稽，卖药自给，因赋浙江观涛之什，称为冠绝。太子中舍李公允以春宫之臣被墨绶之贬，好奇尚异，有古人风。乃出轻绡，征彩毫，写彼诗景，悬为句图，飞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吴县序之、长洲赞之,可垂于不朽矣。’会予卧病，不果。疾间之日，复出图以阅之，诵诗以味之，乃知处士之句，绝唱也；李公之画，好事也；罗君之序，乐善也；援毫赞之，以卒予志。”
此序称潘阆“言念吴越，跨江而来钱塘、会稽，卖药自给”，可见潘阆到吴越一带无关政治。文中又称其为“处士”，说明潘阆当时仍是布衣，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言“潘阆……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罪下狱，捕阆甚急”纯属误传。
潘阆一生应该仅有一次卷入宫廷斗争，即至道三年（997）坐王继恩案而遭追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997）五月甲戌条载：“太宗之即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继恩喜结党，邀名誉，乘间或敢言事，荐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轻薄好进者辄与往来，每以多宝僧舍为期。潘阆得官，亦继恩所荐也。阆者，倾险士，尝说继恩乘间劝太宗立储贰，为它日计。且言：‘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谓上也。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太宗讫立上，阆寻坐狂妄绌。”文后李焘注曰：“潘阆纳说继恩，此据《倦游杂录》稍删润之。《湘山野录》及《笔谈》载阆与卢多逊同谋立秦王，盖误以继恩为多逊，楚王为秦王，传闻不审也。
《倦游杂录》为北宋张师正著，原书失传，不过保留在他书中的佚文还不少。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二“诈妄谬误”类下有潘阆事迹二条，其一录自文莹《湘山野录》，另一条即出《倦游杂录》，其文曰：“潘阆，字逍遥，疏荡有清才，最善诗。王继恩都知待之甚厚，往往直造卧内，饮笑于妇女间，未尝信宿不见也。忽去半岁，不知所诣，俄而王生辰，阆携香合来谒，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罢，王留之，询其所适，潘曰：‘虽然游历山水，寻访亲旧，亦为太尉谋一常守之策耳。’问其策谓何，潘曰：‘上顾君侯恩礼之厚，天下莫不知。君侯恃上之遇，于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复绾时权，席天宠，媢而疾者，不止南北之朝臣与诸王，戚里亦有不善者。一旦宫车晏驾，君侯之富贵，安得如旧邪？’王瞿然曰：‘吾亦忧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诸子皆贤。何不乘间建白，乞立储嗣？异日有天下，知策自君侯出，何惧富贵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大王，如何？’（原注：时章圣以襄阳判开封府）潘曰：‘南衙自谓当立，岂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当者，善也。’王繇是屡以白神功，乞别择诸王嗣位，神功竟不听。其后继恩得罪，章圣嗣位，即遂出阆，阆遂亡命，诏天下捕之。其后会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召，羁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参军而死。”
李焘据以删润者当即此文。《潘阆考》虽曾引过李焘正文，不知何故却忽略了文后注语。李焘为南宋良史，所见资料较今人为多，其去取多有据，意见应该重视。今依李焘注与王禹偁二序应可断定潘阆与秦王案无关。
三、潘阆晚年并未定居钱塘
《潘阆考》一文论证潘阆籍贯时曾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潘阆晚年定居钱塘（今杭州），他死后也安葬在钱塘。杭州有潘阆故宅、潘阆祠、潘阆巷可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四说：‘潘逍遥祠，在潘阆巷，以宅基建祠祀之。’《咸淳临安志》卷七二说：‘潘逍遥祠，在潘阆巷，即所居宅。’同书卷九三又载：‘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
同文又云：“景德年间（1004-1007），潘阆居杭州，有诗《呈钱塘知府薛谏议》云：“再到钱塘眼暂清，骑驴看月又南行。可怜一片西湖水，不得垂纶老此生。”诗题中这位薛谏议，指薛映。查《北宋经抚年表》，与潘阆同时的杭州知府姓薛者只有薛映一人，薛映于咸平六年（1003）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故称其为“薛谏议”。薛映至景德四年（1007）离任，在杭州五年。潘阆诗即作于这五年间。具体是哪一年所作，则无从考定。”
尽管作者对“潘阆晚年定居钱塘”持十分肯定的态度，但是《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中的材料只能说明潘阆曾经在钱塘居住过，无法说明居住时间。其次，潘阆卒于泗州，他死后由其好友道士冯德之囊骨归吴中，葬于洞霄宫之右，这在《潘阆考》所引钱易《潘阆墓志铭》一文中有明确记载。故根据葬地也无法证明潘阆晚年曾定居钱塘。此外，文中所引《呈钱塘知府薛谏议》一诗只好作潘阆晚年不居钱塘的证据，因为诗里讲的很清楚，“可怜一片西湖水，不得垂纶老此生”。这样看来，“潘阆晚年定居钱塘”说难免证据不足。
其实，潘阆居钱塘应是其太平兴国至雍熙年间在吴越生活的一部分。此时他的谋生手段主要是卖药，带有流动性，也很难说定居某处。这一点，《潘阆考》曾有所提及，但文中若干表述尚欠准确。比如：“雍熙年间王禹偁在苏州长洲作县令时，说潘阆‘跨江而来，钱塘、会稽卖药自给’。”接下来又说：“王禹偁说他在钱塘、会稽卖药自给，是雍熙年间的事。由此看来，潘阆从京城逃过追捕之后，辗转到杭州、会稽卖药为生。”
这两段话，前者有据而后者无实。王禹偁在雍熙年间写文章说潘阆跨江而来钱塘、会稽，此有《潘阆咏潮图赞并序》为证，是对的。但讲“王禹偁说他在钱塘、会稽卖药自给，是雍熙年间的事”则是作者想当然之词。王的文章是雍熙年间写成的，然该文并未写潘阆也是雍熙年间才至钱塘一带的，据此只能推断潘阆在钱塘时间的下限应在王禹偁写《潘阆咏潮图赞并序》之前。此外，认为“潘阆从京城逃过追捕之后，辗转到杭州、会稽卖药为生”这个判断错误，前文已论。
前文曾证潘阆太平兴国八年（984）在山阴。《逍遥集》中还有《舟中自吴之越寄润州柳侍御开杨博士迈》一诗，此诗的题目有些问题。据祝尚书先生《柳开年谱》考证，柳开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知润州，拜监察御史。直至太平兴国九年（984）诏归，出知贝州，加殿中侍御史。诗题中称“润州柳侍御开”，则“润州”或“侍御”二者必有一误。若以“侍御”为是，则此诗当作于太平兴国九年（984）；若以“润州”为是，则潘阆最早有可能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已在吴越一带了，并在那里生活很久，而景德年间潘阆只是路过钱塘，并未久居。
潘阆的晚年，据前引《倦游杂录》文末称：“会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召，羁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参军而死。”潘阆最终卒于泗州散参军任所，此无异议。张师正说潘阆遇赦以信州助教召，并被羁置信州（地在今江西上饶）一事有潘阆《题资福院石井》诗及他书记载可供佐证，而《潘阆考》失载。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载：“信州铅山县治之北三里间石井资福院有泉涌于山壁之下，澄彻如鉴。本朝诗人潘阆移太平州散参军，过而留绝句云：‘炎炎畏日树将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强跨蹇驴来到得，皆疑渴杀老参军。’”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则云：“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复言：“阆已再入京，勅授四门助教。阆以老懒不朝谒为辞，自封还勅命。时文法疎简犹若此。未几，论者谓阆终秦党，语多怨望，编置信上。至信上，勺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犹称记室旧衔也。”
诸家记述有别，但关于潘阆曾编置信州却无异词。叶绍翁称潘阆遇赦后为四门助教有误，潘阆任四门助教当在至道元年
，而遇赦后则应如《倦游杂录》所说以信州助教被羁置。潘诗中自称“老参军”自然也非如叶氏所理解是指秦王记室参军，因为如前所述，他本与秦王案无涉，此参军应指滁州散参军。“散参军”是宋朝对犯罪官员采取的一种带有监惩性质的安置方式，
潘阆有《赴滁州散参军途中书事》诗云：“微躯不杀谢天恩，容养疎慵世未闻。昔日已为闲助教，今朝又作散参军。高吟瘦马冲残雪，远看孤鸿入断云。到任也应无别事，愿将清俸买香焚。”全诗表面看是感谢天子不杀之恩，且能容养疎慵、以闲助教、散参军之职待己，实际是发牢骚，对自己遇赦后仍被限制居止的遭际愤愤不平。     
综上所述，潘阆后半生行迹大致应如是：至道三年（997）因王继恩案遭通缉；咸平初，重回汴京被捕；后遇赦，以助教羁置信州；久之，改滁州散参军；再移泗州散参军；大中祥符初，卒于泗州散参军任所。可以说潘阆后半生因为卷入宫廷斗争，虽遇赦得以不死，但始终处在朝廷严密监管之下，行动并不自由。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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